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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高风暖，阳光下的嬉子湖有碎金子跃
动。两位老人正在“捕鱼”，大哥拄着鱼撬，在
水里拉网，大姐跟在岸上拖网，唱一首又一首
渔歌，她双目有光，声腔一如少女般的清脆。

这当然是“表演”，桐城市文化馆为复制、
留存渔歌记忆，正在拍摄纪录片。

远处是村庄，是青青的麦田。鸟窝高过
的村庄，寂静无声，比村庄低矮的是水边的芦
苇，还有麦田边的坟墓。芦苇在风中摇曳，坟
墓在村庄边安卧；芦苇终其一生没有走出芦
苇荡，卧在村庄边上的人一生没走出村庄。

长眠于村庄身边的人啊，有没有听到熟悉
的渔歌声？在渔歌声中长大，在水里讨了一辈
子生活，在闭上眼睛之前，有没有深情凝望过
慈悲的湖水，有没有想再轻轻哼出一句渔歌？

远去的人并没有消失，依然留在大地上；
那些和大地一样古老的河流和湖泊，因为曾
被他们的歌声擦亮过，依然有光。

歌声擦亮河流和湖泊
魏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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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地
表水资源丰富，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
乡。境内湖泊主要有菜子湖两个连
体枝湖，东为北兔湖，西为嬉子湖。
岸线长 120 公里，入湖河流多，港汊
遍布，天然捕捞是桐城渔业生产的传
统方式。旧时的桐城（含枞阳）境内
金神、嬉子湖、罗岭、鲟鱼等乡镇，大
量的渔民以船为家，日守滩头，夜宿
孤舟，渔歌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渔
民生产方式的制约，我们收录的桐城
歌中渔歌甚少，现出版的桐城歌书籍
中仅有五首。为此，我专程拜访叶濒
老师，提及桐城歌（渔歌），老人家不
无遗憾地说，他最感可惜的就是当年
搬家弄丢了已采集未整理的草稿，后
来有心再收集，已力不从心。老人所
憾之事，正是我们非遗保护中心的职
责，更是迫在眉睫必做之事，个中原
因：一、桐城区域因引江济淮工程，沿
河岸渔民即将上岸，从事打鱼以外的
职业，会让渔歌在陆地文化的包围中
慢慢消失；二、渔业生产模式变更和政
策的调整，只有老一代渔民会唱渔歌，
随着老人们老去，新一代渔民已不大
会唱渔歌，这中间即将断失传承。

2018 年 8 月，小分队再入田野。
历时三个月，渔歌收录不尽人意。

正当我为此踌躇的时候，恰好遇
到当时从藏区回到家乡的作家江觉
迟。一听说渔歌，她非常兴奋，说她
的家就在嬉子湖岸边。我向她发出
邀请，她欣然答应。

2019年5月，小分队带着江觉迟

一同走访。进入登记在册的渔民家
中，所到之处碰壁较多。年纪大的渔
民有人居住在外地，难以联系；有人
记忆力衰退，张口也唱不出来。而稍
有些记忆的五六十岁的渔民，对保护
传统渔歌并没有概念，不能理解我们
为什么还要翻出这些“陈芝麻烂谷
子”，说都什么年代了，新歌听都人耳
朵都起茧了，还提那些“老黄历”做什
么？这种情况在走访中基本是常态，
弄得我们心中没了底。

但我们坚信渔歌深埋在渔民的
记忆里，需要我们去唤醒。在此期
间，我们有幸结识嬉子湖镇松山村的
张武忠先生，他是位有情怀的乡村医
生，一听收集渔歌，热情度极高，不几
天就帮我们又找出一批乡野渔民，其
中有位八十多岁的张启付老爹爹，松
山村人，竟然能出口成歌！这次走
访，张爹爹就成了我们的渔歌“开门
人”，给了我们很大信心。那天当场
我们就从张爹爹口中收集到了好几
首渔歌。

接下来的日子，江觉迟深入村
庄，以走亲访友的方式，坐在他们家
中，帮干活，拉家长，偶尔来一点小提
醒，激发他们的灵感，敲击他们的回
忆，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
个月，最终渔歌也就像渗水那样，一
点一点地被挖掘出来。而有趣的是：
等我们再回来，把从渔民口里捕捉到
的顺口溜等，整理成完整的渔歌，再
念给他们听时，他们这才“恍然大
悟”，笑说：这样的渔歌我还会很多
嘛！后来我们就沿用这种方式，在嬉
子湖镇的渔业村、双店村，以及其它

的沿湖村落收集渔歌，效果非常好。
这便是我们深入湖岸乡村的第一次
大走访，时间跨度为半年。

为了和时间赛跑，我找到了桐城
市水利局总工程师梁轶飞，梁总向我
提供了桐城市水利分布图。2019年
10月，我们开始针对桐城水域及沿岸
渔民的第二次走访，拉网式搜集，历
时十个月。首先是从长江边的鲟鱼
镇开始，进入长河往上行，途经梅林、
花山，进入菜子湖入口。经停姥山、
练潭、大横山、双港、金神、玉咀，再从
玉咀折返，沿湖右岸至嬉子湖镇的曹
岗、左冲、肖店、渔业、双店、榆树，随
后便是珠檀、蹯龙、朱桥、松桂、滨河、
枫河，一直到达孔城，第二次走访行
程结束，沿岸拾贝所得渔歌50余首。

2020 年 6 月，第三次走访开始。
这次是沿着菜子湖流域追寻而上，分
别进入菜子湖水域上游的四路主要
干流。

第一条水路是菜子湖的主要供
水河流——大沙河，第二条是白兔湖
的主要供水河流——孔城，第三条和
第四条分别是嬉子湖的主要供水河
流——龙眠河和挂车河。

四大干流当中又有百多条支流，
就像大树的根系，盘根错节，蜿蜒曲
折。走访也遇到很多困难，比如寻找
河的源头及寻找过去还不曾走访的
老渔民等。但好在各个镇的文化分
馆支持力度很大，尤其是嬉子湖镇和
鲟鱼镇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组织村
干部、文化志愿者和渔民，提供船只，
使采录工作更加顺利。

2023 年春，我们在国家文旅部

非遗司、安徽省文化厅、安庆文体局、
桐城文体局的大力支持下，结合《桐城
渔歌记忆》内容，完成《拉着网儿唱渔
歌》纪实片的拍摄。拍摄当中，我们得
到了各地方政府以及文化志愿者的热
心参与，嬉子湖镇政府和鲟鱼镇政府
提供船只、车辆、安全，双店村的江山
书记对于拍摄付出很多努力，文化志
愿者江觉迟从收集整合资料到脚本编
写再到对接渔民进行拍摄，鲟鱼镇的
童复猷老师安排渔民排演及准备各种
渔具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渔谚有云：“鱼打千千网，网网都有
鱼。”我们的渔歌采录工作还将继续。

清波里荡出的歌谣
郭骊

郭骊，现任桐城市文化馆馆长
（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任），副研究馆员。主编书籍《吴
楚遗韵桐城歌》《桐城歌研究论文
集》《桐城渔歌记忆》等。


